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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向了下一页。
为什么我要叫那个女人妈妈？

不！我只有一个妈妈！难道爸爸已
经忘记妈妈了吗？他们说这个女人
长得比妈妈漂亮，不可能！妈妈才是
最美丽的，妈妈，即使全世界都忘记
你了，我也永不会忘记你！

放学回家，发现妈妈的椅子不见
了，那个女人说椅子太旧，正好有个
收破烂的来收旧家具，就卖了。爸爸
听到了，没什么反应。我恨他们！那
把椅子是妈妈买的，是妈妈坐过的，
难道爸爸忘记了吗？

爸爸买了两件相同款式的衣服，
大的给我，小的给小丫头。小丫头很
开心，穿好后，过来叫我也穿，她叫我

“姐姐”，我是她姐姐吗？我不是！我
警告她不许叫我“姐姐”，她听不懂，
傻子一样地说“可你就是我姐姐呀”，
我不理她，等她走了，我故意把墨水
打翻，把自己的裙子弄坏，我妈妈只
有我一个女儿！小丫头竟然和爸爸
说，把她的裙子让给
我，笨蛋！白痴！和
她妈妈一样没文化的
女人！难道看不出来
我比她大吗？

小丫头上楼梯
的时候，走不稳，我骂
她笨蛋，她还朝着我
笑！真是个可怜愚蠢
的家伙，我在这个年
龄，已经能背出至少
三百首唐诗了。

昨天晚上，我去
上厕所的时候，经过
爸爸的房间，听到里
面有声音，突然就想听听，他们在干
什么。我贴到门上，听到那女人又是
笑又是喘气，他们在干什么？肯定不
是好事情！真是坏女人！回去时，我
偷偷把胶水倒到小丫头的头发上，早
上她的头发全部粘住，她痛得哭。

我看到那个女人抱着爸爸，我
好难过，想哭却哭不出来。我跑下
楼，小丫头在地上画画儿，看到我叫

“姐姐”，我走过去，一把把她推倒在
地上，警告她再叫姐姐，我打死她。
她哭了，我飞快地跑掉，一边跑却一
边哭。

那个女人见到我的老师竟然自
称是我的妈妈，我想说，她不是，可我
说不出来，还要乖乖地站在她身边，
我怕别人说我没家教。爸爸说妈妈
是世界上最有气质和风度的女子，我
怎么可以被人说没有家教呢？

我喜欢当着所有人叫小丫头妹
妹，他们总喜欢对自己的小孩说，看
人家许秋，多像姐姐，小丫头却不再
叫我“姐姐”了，我高兴吗？我不高
兴！为什么？不知道。我应该高兴
的，对，我要高兴！

爸爸和那个女人出去吃饭，家里

只有我和小丫头，小丫头吃完饭就
在看电视，她以前喜欢画画儿，还喜
欢过跳舞，都放弃了。现在她变成
了一个什么都不做的人，只知道窝
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在房间里画画
儿，不知道为什么就画了这幅图，竟
然是小丫头。

日记里夹着一幅素描，一个小姑
娘低着头在画画，画角是许秋的签
名，不管是画还是签名都能让人感受
到画者的才华横溢。

学校诗歌朗诵比赛，我鼓动小丫
头去参加，小丫头说自己不行，我说
可以的，你的声音好听，一定可以的，
小丫头去报名了。

……
许秋的日记都很简短，也不是每

天都记，有时候大半年才写一点。能
感受到她并不是一个习惯倾吐心事
的人。不过只这些点滴文字，已经能
大概看出许秋和麻辣烫成长变化的
心路，我看到许秋从自己的小聪明中

尝到甜头，把小聪明
逐渐发扬光大；我看
到麻辣烫越来越自
卑，越来越胆小，她用
越来越沉重的壳包裹
住自己，包裹得恨不
得自己隐形。随着她
们父亲的官职越来越
高，实际上许伯伯在
家里陪伴她们的时间
越来越少，常常是两
姐妹和一个老保姆在
一起生活，有一段时
间许伯伯被派驻外
省，大概考虑到北京

的教育环境更好，所以把两姐妹仍留
在北京。在某种程度上说，两姐妹是
对方唯一的家人，可她们没有相依做
伴，反而彼此仇视。

我一页页看下去，对许秋竟是有
厌有怜，在她看似才华横溢、五彩纷
呈的背后是一颗寂寞、孤独、扭曲的
灵魂，她时时刻刻关注着自己身边的
影子——麻辣烫，她的游戏就是接
近、伤害、远离、再接近，我甚至开始
怀疑她究竟是讨厌麻辣烫才伤害她，
还是为了引起麻辣烫的注意才故意
伤害她。

时间逐渐靠近许秋出国，我的心
情也越来越沉重，这个时候，麻辣烫
和许秋已经势不两立，可许秋已不屑
于将心机用在麻辣烫身上，她在日记
中流露更多的是对麻辣烫的蔑视，以
及骄傲地宣布，两个人一个优秀一个
平庸的原因是因为她的母亲是一个
优秀的女子，而麻辣烫的母亲是一个
没文化、没教养的女子。

出国后的许秋，凭借自己的聪慧
和才华无往不利，她享受着
周围男子的追逐，却在日记
里对他们极尽嘲讽和蔑视。 33

“她男朋友的老婆。”那女人在说
的时候，如此的云淡风轻。

“啊？”
“我先走了！”那女人朝她笑了

笑，又动手把兰花往门旁边移了移，
就去按电梯了。

林若兰连忙跟上，一同进了电
梯，一同出了小区，在小区门口，林若
兰拦住了她，问道：“我们能去对面的
咖啡厅里坐会吗？”

“不行，我要去接孩子，他快下
课了。”

林若兰忍不住问：“你为什么不
恨她？”

“因为我爱我老公！”那个女人始
终很平静。

“只因为你爱他，就允许他跟别
的女人在一起吗？”林若兰开始有些
鄙视柳含烟，竟然偷别人的老公，却
还装得纯情无比。

那女人看了她一眼，无奈地笑了
笑，意味深长地说：

“我只能这样，否则
就是在他摇摆不定
的时候，把他推到她
身边。”

“习惯了，生活
就是让我们在拥有
的同时，需要再去做
一些牺牲。”她向不
远处的公交车站牌
走去，林若兰连忙又
跟上。

“ 柳 含 烟 不 知
道她现在的男朋友
是有家室的吗？”

“这不能怪她，她还是个孩子。”
“孩子？她已经是成年人了吧，

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了！”
那女人上了一辆公交车，林若兰

也跟了上去。
“你跟我顺路吗？”
林若兰没理会她的质问，就那样

坐在她的旁边，扶着一个椅背问：“你
所做的牺牲，都值得吗？”这个问题也
就像是在问自己，她就这样死皮赖脸
地与徐世炜在一起，没有幸福，没有
疼爱，没有呵护，甚至还要忍受他的
冷言冷语，所做的这一切都值得吗？
是应该的？理所当然的？

“值得，我不能没有我的丈夫，孩
子不能没有父亲。”那女人的脸上永
远是那么平和，像是谁也没有办法惹
怒她，她就跟柳含烟一样有着恒温，
但是她的身体是热的，心是暖的；而
柳含烟则是冰冷的，让人不容靠近，
也没有办法去拥抱。

“你为什么要把那盆兰花放在柳
含烟的门口呢？”

“她喜爱兰花，我在逛花草市场
时，看到了这盆兰花，花开得相当漂
亮，我就把它买下来了，送给她。”那
女人倒还笑了笑，眼角的皱纹一层一
层的，没有爱情的滋润，再年轻的女
人也都像丢掉了青春似的。

林若兰心想，这女人真不可思
议，宠辱不惊，却不曾想到自己也是
如此低微地对待着徐世炜。“要这么
狼狈地爱一个男人？多可悲。”

“这就像是一场战役，可以勇猛，
也可以不动声色，三个人的战争，如
果有一个人先撕破了脸，这关系就很
明确了。”她眼睛看着窗外，轻声地说
着。林若兰心想，这女人把爱情当打
仗一样，这算是在使苦肉计吗？如她
所说，她不能放开一个男人，就选择
用自己的爱情来挽留住他，让男人陷
入两难，一边是爱情，一边是亲情，天
平怎么样也无法倾斜，这算是一种很
凶狠的计谋吗？那女人这样做，又何
苦呢？

“呵呵，就像是命中注定要这样
狗血淋头。”

“就打算这样一直生活吗？”
“不，会有终结的一天。”
“你打算怎么做呢？”

“成全。”
“成全？”
“是的，这么多

年过去了，我发现我
唯一能做的就是成
全，成全他们，也成
全自己。”

“ 你 要 放 手
了 吗 ？”

“算是吧，让他
们来选择。”

林若兰看着她
下了车，向一个学校
走去，她则愣愣地没
有跟过去。
28

是柳含烟主动约林若兰去她
家的，她说：“来我家吧，你知道地
址的。”

林若兰熟门熟路地又一次站
在了柳含烟的家门口，那盆兰花已
不见了。

“你也这么喜欢兰花？竟然养了
那么多盆。”林若兰眼睛看着阳台，她
很容易就找到了那个女人放在门口
的那盆，它快要绽放了，显得那么有
生机。

“一直很喜欢它，说不出确切的
缘由。”柳含烟也顺势朝那些兰花看
了一眼，嘴角泛着淡淡的笑，就像是
提到了她心爱的人般甜蜜。

林若兰装着漫不经心地问：“全
是你买回来的吗？”眼睛也死死地盯
着柳含烟，很像是在试探。

“看到角落里的那盆快要死了的
吗？就那盆是我买的，其他的都不是
我买的，别人送的。”

“你男朋友？”
“这个很重要吗？”柳含烟一下子竖

起了锋芒，像是准备自我保护的刺猬。
“不，我只是随便问问，”林若兰

若无其事地笑了笑，“你是不
是也觉得我很傻？”

“嗯？”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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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蚕豆杂话
一个成年人，从他哪一天吃不动

蚕豆起，他意识到自己这是老了。
一个孩童，从他放肆地吃麻壳花

生起，你察觉到这是快要过年了。
过年吃花生蚕豆，大把的干果摆

在桌面上，这些消磨的零食，无疑是
一场新年大戏的压轴主角。

在诸多零食中，花生有着平民的
光泽。元代王祯的《农书》中，“蚕时
始熟，故名”。童谣“白胖孩，坐沙滩，
外穿大麻衣，里套小红衫”，说的是花
生的样子。

花生蚕豆的坛子里，有许多往
事，“哗啦”一倒，一大堆。

老舍是冰心家的常客，冰心平时
管教孩子比较严，她给孩子们分花
生、铁蚕豆，是按颗粒计。比如，每人
每次只准吃五粒。老舍一到，限制就
放开了，孩子们问母亲：“我们能吃多
少个？”冰心说：“两个！”老舍马上插
嘴：“不行，要说二十个！二百个！”

花生蚕豆，演绎生活的妙义。炒
花生，是有讲究的。炒花生的炭火，
不愠也不火。铁锅里羼入沙子，花生
和沙子搅拌，沙子渐渐发烫，花生也
就慢慢熟了。过年的时候，外婆总要
炒一大堆花生，放在一只坛子里。

香脆的花生，是一种生长在根须

部位的植物，吃花生的人，不分贵
贱。剥下的花生壳可以生炉子引火。

吃花生喝酒，这个人一边剥着花
生，一边喝酒，那才叫真的喝酒。喝
酒的人当中，好多是伪喝酒，抵挡不
住一桌丰盛的菜诱惑，真正品酒的
人，是用一把花生品酒。有一年，我
到一个朋友家里借书，看到他书房的
地板上有一地细碎的花生壳，朋友不
好意思，这是他昨晚一个人喝酒留下
的，流露出一个人真实生活的B面。

花生蚕豆，联袂出现在一只果盘
内，那些随意和漫不经心的摆放，就
像是丰子恺的漫画小品。

“卖蚕豆，一分钱12个。”飘风中,
小贩叫卖着蚕豆。那时候，还有炸蚕
豆的人，一手摇着爆米机，一手拉风
箱，又像日历上一幅泛黄的旧画。

爆米机是全封闭的，一只圆而长
的铁家伙，摇着加热炒。随着“嘭”的
一声，像汽车轮胎爆了，一粒粒蚕豆
被炸开花，散发香喷喷的热气。

老太太吃蚕豆，吃的坚硬如石的
岁月之豆。老太太没有牙了，看到重
孙子小嘴里铁齿铜牙“嘎巴、嘎巴”地
吃蚕豆。老太太也想吃，偷偷地放一
颗蚕豆在干瘪的嘴里。一颗蚕豆只
能在嘴里慢慢地磨，她这是在磨着从

前的香甜时光。
蚕豆这东西，不算精贵。以前年

轻男女在电影院里，也经常“嘎巴、嘎
巴”地吃蚕豆，蚕豆吃得差不多了，一
段感情也就走出电影院。儿时在乡
下，冬天枯黄的苇塘，我和乡下的孩
子炒蚕豆，用衔着芦根的软泥砌个土
炉，置上一块洋铁皮，撒把蚕豆，掐两
根苇管，撒弄着，就这么哐里哐当地
炒，那柴火自然就揪脚边的蒿草。

花生蚕豆，吃多了自然口干舌
燥，比“呱叽、呱叽”地说话还要费口
舌。嘴干，就要喝水，像一条潜在水
里的鱼，“咕噜、咕噜”，这叫牛饮。这
时，人们才知道，喝水有多么畅快。

花生外壳，把捏即破；蚕豆硬如
铁，所以又叫铁蚕豆。动物园里，猴
子吃花生蚕豆，像在琢磨着什么。
到底是老猴子最有经验，用爪子将
花生送到嘴里，坚硬的牙齿将花生
壳咬破，取出花生仁。吃蚕豆，老猴
子直接放在嘴里咬嚼，吐出蚕豆皮。

吃蚕豆，会发出“嘎巴、嘎巴”的
声音，有金属感。牙齿、蚕豆，硬碰
硬。有的人，夜里磨牙，千万不要误
以为他在偷吃铁蚕豆。

花生蚕豆，本来就是见惯了的烦
俗生活。

新书架

《长相思》
张 宁

桐华的长篇小说《长相思》历时三年创作
而成，讲述了恋人之间的“爱而不得”。作者
对其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并认为其超越了《步
步惊心》《大漠谣》《云中歌》等言情经典。

桐华解释说，何为长相思，就是爱却不能
拥有，相思这种情绪，每个人应该都经历过，
两地相隔，会相思；浓情蜜意时，一日不见如
隔三秋，也会相思，

长相思，是一种比相思更浓烈、更悠远的感
情。是得不到、忘不了，却心甘情愿。只能镌刻
于心底，掩藏于岁月，是一杯只酿给自己喝的
酒，用整个生命去品尝。这世间，有些感情，即
使无法天长地久，依旧灿若星辰，照亮生命，即
使不能拥有，依旧念念不忘，让生命温暖。

桐华的众多作品中，以悲剧人物和故事
居多，可谓把纠结虐心写到极致，赚足了读者
的眼泪，这次新作上市，网友纷纷感叹，又要
被桐华的故事“虐”了。桐华却回复说，《长相
思》其实是个温暖的故事，结局也不是悲剧。

现代诗坛

海湾诗草
钱万成

海滩的早晨

海浪一排一排地涌来
水雾滷湿了酒店的露台
人在风中
像一棵棵摇摆的树

天空还没有完全变亮
远处是隔岸的灯火
我们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旅人
不敢大声喧哗
生怕惊扰了这座小城的梦

酒店下面就是海滩
柔软的银沙让海浪变得温顺
它们匍匐在它的脚下
然后慢慢地退回远处

一群女子在风中拍照
几个男人也去抢抓风景
时间已过八点
太阳始终没有露面

这个早晨
除了游人醒得最早的要数海鸥
它们迎风飞翔
然后再落到海上
享用海浪送来的早餐

豪特湾

据说这里是森林茂密的地方
如今树木全都变成了房子
发现它的人早已和森林一起消失

港湾是一个很小的码头
游船出出进进

游客在雨中排着长队

这个早晨有些清冷
码头商店有人在选购衣服
海风很硬，刮在脸上有一点点痛

一个年轻的妇人正在遛狗
两大一小活泼可爱
她没打伞，也没穿雨衣

有船靠岸
三个黑人弹着吉他唱歌跳舞
手里捧着盒子向游人献媚
有人给钱，有人背过脸去面无表情

海浪一排排涌来
雨时下时停

海豹岛

船在一阵晕眩之后
终于靠近了豪特湾里这座小岛
海豹们在礁石上坐着
并没有表现出对来访者的热情

它们安静地过着它们的日子
谈情说爱、生儿育女
只有几个未成年的小海豹
在水中戏闹
不知因为有人观看还是风雨突来

风雨中人们竞相拍照
水淋淋的头发圆滚滚的身子
和海豹没什么两样

船仍在颠簸
有人开始呕吐
声音很大，像海豹发情时的叫声

大海一直处于暴怒的状态
想阻止闯入的船只通航
人们紧紧抓住船栏
风浪里仿佛那是最后一棵可以救命的稻草

郑州地理

白水峪
许海龙

白水峪村位于荥阳市高山镇西的一条大沟峪里。
相传王莽撵刘秀时，刘秀的部队经过长途跋涉，

来到这里已人累马疲，即决定在此村安营扎寨，歇息
休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官兵做饭时，却发现找不
到水源。此地虽为沟壑，地势低洼，但由于连年干旱

无雨，找遍整个村庄也未找到水源，刘秀下令自力更
生，开挖打井，可挖了几口井也没见到水的影子。刘
秀此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即动员全体官兵继续
寻找水源，终于在一处非常偏僻的山坳里发现了水的
影子——一块巨大的裸露山石上遗留有一道道白色
的水渍，山石周围非常潮湿，花草葱郁。官兵急忙报
告刘秀，刘秀即下令在此山石旁开挖打井，没挖多深，
果然出水，水质清纯甘洌。后来得知，白色水渍乃山
泉遗留山石，太阳照晒所致。由于发现水渍为白色，
所以，人们把此村叫作“白水峪”村，叫得时间长叫转
了，也有叫“白石峪”的。现在，村里早挖了深达几十
米的水井，用于人畜饮用和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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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心
李汤波

在哥哥七岁、我三岁、妹妹一岁的时候，
父亲不幸去世。家里人心情都不好，感觉无
望。从此，每当村里来了跑江湖算卦的“半
仙”，母亲总是要给我们兄妹三人算上一卦。

那时，懵懂无知的我也顺便听到了几句，
诸如说我们兄妹将来“出入公门，食国家皇
粮，一辈子衣食无忧……”，甚至说我妹妹“蹬
皮鞋，穿大氅，坐的飞机呜呜响”，听了算卦仙
的山吹海侃，着实让当时只能啃上黑窝窝头
的我好笑了一阵子，最后，母亲还是毫不犹豫
地交了钱，满意地领我们兄妹离去。

有时，碰上算卦的老太太没人管饭，母亲
便会邀请到我家，好生款待。饭后，不用母亲
请求，老太太自然会为我们兄妹算上一卦，虽
然他们的话如出一辙，母亲却是很满意。

后来上了学，随着知识的增长，便深为母
亲这一做法感到可笑与不解。说来母亲也是
老高中毕业，虽然没上大学，可在当时甚至今
天的农村也不算低学历，但是她怎么就偏偏
信那些行走江湖招摇撞骗的算卦仙呢。

不过母亲算卦归算卦，却从没有一次在
我们生病时选择算卦。有一次我生了病，母
亲竟骑自行车带我到四十里外的县南某乡救
治，目的就是想找个好医生让我尽快好起
来。甚至有两次母亲骑自行车载着生病的妹
妹奔赴六十里外的开封。所有这些可以说是
不辞劳苦，不遗余力。我很迷惑，母亲让我们
到医院就医自然是相信科学，骑自行车去是
为了省钱，可每一次为我们算卦的钱都超过
去开封的车费啊，我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我们兄妹三人经过努力都相继跳
出了农门，有了一份工作，冥冥之中却也应了
算卦仙所说的“出入公门，食国家皇粮”了。
虽然关于妹妹“蹬皮鞋，穿大氅，坐的飞机呜
呜响”的预言还没有实现，我已着实困惑了，
难道算卦仙说的还真有眉目，母亲相信算卦
还真是对了？不过，自从妹妹考上了大学，母
亲就再也没有为我们算过卦了。

一日，母亲来县城，给我打了电话，当时
正值全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冲刺阶段，由于
手头的材料任务较重，我几乎没有歇过星期
天，更别说抽时间回老家看看母亲了。这次
母亲来了，我说什么也得见见，于是赶紧请了
假，打电话让在高中教书的爱人顺路接我一
下，急匆匆赶到了家，为母亲准备午饭。正好
妹妹还没有开学，也来我家了。

兄嫂一下班，我们一大家就开始团团圆
圆吃午饭了，不知怎的就提到了早些年母亲
算卦的事情，母亲听后慈祥的脸上绽出了许
多笑容，为我们道出了其中的缘由：“自你们父
亲走后，我感觉天就快要塌了。那时候我们
生活得太苦了，虽然我暗暗下决心与命运斗
一斗，改变这一切，但害怕你们太小，承受不了
生活的变故，会对生活失去信心，于是我就让
人给你们算卦，其实算卦的很清楚你想听什
么。之所以带你们去，就是让你们知道天无
绝人之路，你们的前途都很光明，这样你们就
会通过努力，克服困难，改变生活了……”

母亲的话还没有说完，我们所有的人都
已经泪锁双眼……


